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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的時候曾經去過中國幾次，但一方
面年紀小、二方面主要是去觀光，所以真正
的體會並不多。這次跟著老師和同學們一起
做參訪，不僅開了眼界，也讓我對這個崛起
中的強權，有了新的體會和認識。
昆山：從小農村到科技出口大城
在進入那棟管委會所在地的「國際大樓」
之前，已經先見識過昆山市的市景。在出口
加工區裡，筆直寬敞的三線道路，加上路旁
成排的行道樹，以及號誌燈和路燈共桿的設
計，讓我印象深刻。在市區裡頭，街道上也
是車水馬龍，市中心附近還有一個極大的廣
場和正在施工中的展覽館，從規模上來看，
確實和這個國家和城市的經濟成長氣勢十分
相襯。進入大樓以後，首先是參觀昆山市的
大型模型圖，由台協的 L 先生幫我們介紹，
介紹結束之後，便進入九樓的會議室開始我
們的訪談。
管委會的這位資深幹部 X先生是個五十
幾歲的人，他的坦率和開明令我印象深刻。
X 先生從他年輕時的創業經驗談起，白手起
家的過程，讓我不禁聯想到三十年前自己父
親的創業經驗；從二十五年前的公車亭雨擋
板，到今天的昆山出口加工區，正是這些具
有長遠眼光的地方幹部，把昆山從一個不起
眼的小農村，改造成一個能夠吸引龐大外資
的科技工業城市。
光鮮亮麗的昆山市景，信心十足的地方
幹部，讓我想起書本上曾經告訴我的那些知
識。從以鄉鎮企業為發展主體的蘇南模式，
到現在以吸引高科技產業為首要目標的出口
導向型態，長江三角洲的發展模式經歷了劇
烈而快速的轉變，而這些轉變的結果，現在
都呈現在我的眼前。望著車水馬龍的昆山街
道和開發區裡頭成排的科技大廠，我腦海裡
反射性的出現兩個相似的問題：過去那些鄉
鎮企業到哪裡去了？而這些新的高科技廠商
又是什麼時候進來的？這些技術性的問題後
來很快的在書面資料中找到答案，但是心裡
卻還是有些朦朧的疑惑。比如說，這些股份
城市矛盾、經濟發展與台商
李尚林
清華大學社會所中國研究學程碩士生
昆山模型圖。
學程師生田野研究手記 VII
26
化之後的鄉鎮企業，最後到哪裡去了？他們
的經營型態有什麼轉變嗎？當大批外資來到
這裡以後，對當地的產業又有什麼影響呢？
台商：源自台灣的候鳥
這次的田野行訪問了相當多的台商，從
昆山、吳江、到無錫，光是這三個地方就讓
我感受台灣企業西進的威力。在昆山被當地
台協招待吃中餐時，不管是人與人之間打招
呼的方式、食物的風味和款式、甚至是午間
新聞的內容，無一不是我們所熟悉的台灣風
格。當閩南語成為拉近彼此距離的第一步時，
我突然有時空錯亂的感覺。
台商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是個重要
卻尷尬的角色；訪問昆山台協的 L 先生時，
便感受到了身為台商的無奈和辛酸。台灣和
中國的文化相似性，使台商可以很快的習慣
在地許多的「潛規則」，就如同昆山管委會
的 X 先生所說：「台灣人最會打擦邊球！」
這句話不只說中了台灣人的靈活，也道出了
身為台商的悲哀。事實上，就算是會打擦邊
球，球也必須擦入台內才算分，若是不小心
掉出了桌球桌，失分的反倒是自己。憑藉著
強大的公權力，中國的地方政府可以用各種
名義，抓台商的小漏洞；事小者可以花錢消
災，但是如果真要把你關入牢房，也不是什
麼困難的事情。在這個情境中，我終於可以
體會為什麼在八○年代會有「帶紅帽」、「掛
靠」和「合資企業」等現象，因為在一個缺
乏制度化的國家裡，所有的承諾都不可靠；
唯一能夠相信的，就是利益。
城市：看見矛盾的地方
這次去的地方都是經濟快速發展的城市，
就算撇開上海不談，吳江、無錫、蘇州市中
心的熱鬧程度，台灣幾個二三級都市的格局
其實是比不上的。這些城市的硬體建設雖然
可以和台灣並駕齊驅，但公民素養卻是遠遠
的落後。在上海，日夜不斷的汽車喇叭聲，
除了令人極為不耐和厭煩之外，甚至讓我們
一群年輕人興起了把台灣的鳴笛喇叭拿來上
海賣給行人的瘋狂念頭；說真的，我們相當
期待這個潛在的市場，畢竟上海的行人應該
已經忍耐很久了。
巨大的貧富差距早已不是新鮮事，但或
許要自己親眼所見才更能體會。記得要從無
錫搭火車回上海的時候，正當我被無錫火車
站新穎簡潔的外觀所吸引，並感嘆台北火車
站除了是一座來自中國的比薩屋而毫無其他
建築意涵的同時，眼光卻掃到一位約末六、
七歲的小男孩，緊追著一輛計程車，當車子
停下、乘客準備下車時，這位小男孩很快速
的將車門打開，然後對著裡面的人磕頭、乞討。
城市裡頭矛盾的現象，應該不只是貧富
和文化水平的落差而已。對照歷史的痕跡，
現在呈現在眾人面前的繁華都市景象，無疑
是一齣可笑的鬧劇。昂貴的奢侈品、路旁的
乞丐、星巴克和肯德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雖然堆砌出華麗的發展成就，但是追求平等、
公義的精神和理念，隨著一次又一次的發展
口號，悄悄的被丟入歷史的垃圾桶。這樣的
轉變看似理所當然，但卻又令我有無限的懷
疑。「現代化」對於中國來說究竟代表什麼
意涵？毛時期追求平等、平均的概念，在某
種意義上來說，不也是「現代化」嗎？
還來不及將這些粗略的疑惑，轉化為更
細緻的問題意識，隨著訪談不斷的進行，我
們的田野行就結束了。回到熟悉的土地上，
呼吸著濕熱的空氣，但中國的各種景象和許
多疑惑卻還圍繞在腦海中，等待更多的時間
和閱讀來解開這些複雜的迷團。
